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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中一位老人生病，全家忙乱不
堪，那些常年有老人卧病在床的家
庭，如何才能休息一下喘口气？于是
就有了“喘息服务”———政府、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为长期居家照料者提供
支持服务，让身心疲惫的照料者得以
“喘息”。

过去三四年里，浦东、静安、黄
浦等区的一些社区都在酝酿试点。
但试点普遍面临难题，难以为继。值
得关注的是，外滩街道咏年楼的“喘
息服务”已持续 !年，不但没停息，
可以调配的社会资源反而越做越
多，最近又成为“汇丰中国社区建设
计划”在沪公益中标项目。记者走访
咏年楼，听志愿者讲述一项社区公
益服务“可持续”的秘诀。

建档
照护老人先摸清家底
浙江南路 "!#弄 "$号，咏年

楼，底楼是街道托老所，二三四层供
社区助老志愿者“健康大使”办公活
动用，与众不同的是三楼的一间房，
这间房里还存放着上千份社区失能
失智老年人的健康档案，每份档案
都记录着老人的健康状况、收入来
源、家庭状况，以及“健康大使”志愿
者每次访谈时老人的情绪状况。
这个档案的调查内容，由专业

社会公益组织“上海新途健康促进
社”设计，翻一翻档案，老人在每段
时期的“健康家底”，一目了然。今
年，长征医院的康复护理团队也将
加盟“咏年楼”的志愿“喘息服务”，
开辟一条专业医疗助老绿色通道，
可以为老人居家照护提供专业的技
术支持。
“正是这些内容很专业的健康

档案，让三甲医院也对失能失智老
人的社会援助大感兴趣。”外滩街道
民政科工作人员潘雁说，咏年楼，也
就成了汇集各种资源共同服务社区
老人的大平台。

服务
公益项目拾遗补缺
$%岁的蔡惠德是咏年楼的“楼

主”，也是 &'位“健康大使”志愿者
的头儿。蔡惠德退休前做企业管理，
退休后热心社区公益；他那 &$位志
愿者同事全部属地化，都来自外滩
街道的各个居委会，也都有长期社
区工作经验。

过去 #年，整个街道的“喘息服
务”都由这些志愿者完成，他们不但
调动社区资源，为上千位失智失能老
人建档采集了大量的信息，而且，还
上门替代老人亲属照护老人。比如，
老人需要配药、随访、复诊时，志愿者
可以代为买药，也可以陪同老人去医
院，家属就不必受累了，可以利用这
段时间休息休息，恢复体力。
在志愿者之外，医疗机构也可

以上门提供专业的技术辅导，褥疮
怎么护理，血糖怎么控制，专业人员
亲手示范辅导，在一旁“打下手”的

家属不仅可以学学专业知识，还可
以稍事休息一下。
“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志愿者不

是钟点工，有资格接受‘喘息服务’
的老人都是家庭经济困难老人。”蔡
惠德说，子女才是老年照护的法定
第一责任人，“喘息服务”是社区公
益项目，作用仅仅是“拾遗补缺”，要
想做长久，就必须明确界定公益服
务的有限责任和服务门槛。

评估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上月底，“汇丰中国社区建设计

划”在沪公益项目招标揭晓，#$个
项目中标，咏年楼“失能失智老人
筛查及家庭支持计划”也是其中之
一，受助资金约 ()*万元，这笔公益
金的大部分将用于“喘息服务”。
同样是老人失智失能，家庭人

口状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不同的
家庭来预约申请“喘息服务”，究竟
能得到几个小时的公益服务？
“服务时间，评估说了算。”蔡惠

德说，有的困难老人虽有两三个孩
子，可孩子们的经济条件也都不好，
有的老人没有退休金，但孩子们的
收入还可以，家庭经济状况要综合
评估，分门别类。
“公益金原本就有限，好钢要

用在刀刃上，最好一分钱能掰成两
半花，那才叫公益效益最大化，呵
呵。”蔡惠德说出了“喘息服务”的目
标追求。

关注
“喘息服务”需多元化
进入“十二五”以来，本市户籍

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与此相伴的是
“高龄化、少子化”。

截至 +,&#年底，上海户籍 $,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万
人，占总人口 +')&-，预计到 .,.(年
左右将达到老龄化的高峰。目前，上
海已经进入了人口深度老龄化。
与深度老龄化相伴的，是家庭

结构小型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
陆续进入老年期，独生子女父母渐
成新增老年人口主体，申城人口老
龄化由此呈现出“独生子女父母老
龄化、高龄化”的新趋势。
“高龄化、少子化，这样的老龄

人口现状决定了‘喘息服务’的需求
庞大。”市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
说，老人生病，子女亲人长期居家照
护，难免身心俱疲；若老人完全失
能、失智，更是令人苦不堪言，照料
者实在需要“喘息服务”。
在本市早期试点阶段，“喘息服

务”的方式有两种：临时机构服务和

临时居家服务，其中前者更被倚
重———将老人安置在街道内的养老
机构，提供 .!小时看护服务。

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申
城中心城区养老机构早就一床难
求，有的试点社区高龄化突出，但社
区养老机构却只有一家、几十张床，
要再专设“喘息服务”床位，难度可
想而知。试点初期，“喘息服务”多由
街道民政部门主导，但政府资源终
究有限，“喘息服务”要做大做强，
“需要按照市场需求，借助专业化的
社会力量提供多元服务。”孙鹏镖
说，“喘息服务”的初衷是着眼于“有
需求的家庭”———究竟哪些家庭属
于困难对象，可以由政府提供一定
的照护补贴，非困难家庭又如何从
市场上便捷地购买专业服务———
“喘息服务”要想想周全，才会做得
大、走得远。

! ! ! !咏年楼为失智失能老人建健康档案!开辟
助老绿色通道!吸引公益资金"""

!喘息服务"成功经验能否复制#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今年，市政府已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
确了推动发展“居家照护三大支持
体系”的新走向。
“喘息服务”作为“三大支持体

系”之一，《实施意见》明确：在全市
范围内鼓励床位供给充裕的养老
机构提供老年人短期入住床位，为
照料老人的家庭提供喘息服务。
此外，同时进入实施意见的其

他两大支持体系分别是———

技术辅导
目前，本市 %,岁以上高龄老

年人口 '&)(( 万人，占总人口的
(),-；较上年增加了 !)(&万人，增
长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
重和占总人口比重均较上年增加

了 ,)/个百分点。
可见，即使现有的近 &&万张

养老机构床位全部提供给高龄老
人，仍有约 %(-的高龄老人必须
留在家中养老。同时，沪上失能和
半失能老人约占沪籍老年人口的
$)'-，约 .(万人。老人常年卧床，
如何帮老人预防褥疮；老人有吞咽
功能障碍，吃饭前，如何帮助老人
活动口腔肌肉，防止食物误入气
管；洗澡前，又该如何为老人量
好血压，试好水温，状况允许再
入水……类似的技能技巧，都是高
龄失能老人家属急需掌握的。
去年 %月初，全市首个为失能

老人家庭提供技术辅导的公益培
训班在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开班。但
支持家庭照料服务开展，申城肯定
不止需要这一个“公益班”。市政府

的实施意见显示：将实施家庭照料
者培训项目，依托专业的医疗机
构、社区内养老机构、助老服务社
等专业社会组织，为照料老人的家
庭成员或家政人员提供培训，提高
专业照护能力。

保障制度
居家照护服务价格是关键，不

少基本护理项目，如果住院就可享
受医保，但如果在家里由专业机构
提供服务，目前还不能由医保支付。
如何建设合理的老年护理保障制
度，让更多老人“付得起”居家照护，
也是深度老龄化必须应对的课题。
去年，静安寺街道 /,个家庭

接受了居家照护公益培训，事先对
这些家庭的调查显示，居家照护如
何纳入护理保障制度，是大家最迫

切的现实需求。事实上，.,&,年本
市启动“探索老年护理保障制度综
合课题研究”。去年，本市“老年护理
保障计划”在 $个街镇试点，试点街
镇包括：杨浦区控江街道、五角场
镇，闵行区莘庄镇、江川街道，浦东
新区潍坊街道、塘桥街道。试点前，
要对老年护理需求评估、费用结算
提出具体措施；明确达到 %,岁以
上，居住在家或在养老机构，经过评
估因为疾病、生理功能衰退而达到
轻度、中度、重度护理需求等级或患
有慢性疾病的独居老人，给予老年
护理费用专项补贴。
在试点之后，如何在全市范围

内逐步推广？市政府实施意见提
出：在评估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
大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范
围和受益人群，不断完善政策，积
极探索建立符合本市实际、覆盖城
乡全体老年居民的老年护理保障
制度。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深度老龄化! 带来了不少新

名词!比如!"喘息服务#$

"喘息服务%要可持续!不但

需要政府扶持!也得靠社会组织&

公益力量&专业机构的大力支持!

共同为"有需求%的家庭分担"照

料之累%$这也正是申城积极应对

深度老龄化的有益尝试$

从 !月中旬至今! 本报连续

推出报道! 剖析深度老龄化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政府和社会为

破解难题推出的一系列应对之策$

其中!无论是备受瞩目的老楼装电

梯!临终床位安置!还是老年精神

慰藉!一系列老龄化课题!都需要

政府&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的共同

参与应对$单靠一家!无法完成这

样的 "重大课题%$ 比如!"喘息服

务% 试点初期就过于依赖政府主

导!而忽略了社会力量的参与'''

而咏年楼之所以可持续! 就在于

充分发动了(合力#!尤其重视发

挥社会组织& 专业机构在养老服

务中所蕴藏的能量$ 姚丽萍

!"#$%

上海如何应对

本市!居家照护三大支持体系"新走向

!编后"

大家分担

! 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合作!让长期照料老人的家属有了能(喘口气#的机会"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